
“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先生

倾倾家家荡荡产产收收集集蒲蒲松松龄龄手手稿稿

从小耳濡目染聊斋故事

我们家祖辈就是读书人
家，爷爷的爷爷是个乡村医生，
擅绘画，家庭条件也算小康。蒲
松龄故居所在地蒲家庄离我们
老家很近，我爷爷的父亲从小
就经常给他讲一些聊斋的故
事。在清末民初的淄川、周村、
章丘这些蒲松龄先生涉足的一
带，流传着好多他的故事和作
品。

爷爷6岁上的私塾，他的启
蒙老师叫蒲国政，是蒲松龄先
生的后人。他在给这些孩子们
讲完四书五经的课程后，课外
还给他们讲一些他家藏的蒲松
龄词曲、《聊斋志异》等，于是爷
爷从小就对蒲松龄先生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长大之后恰逢辛
亥革命，爷爷是一个很有激情
的热血青年，十几岁就参加了
同盟会，后来又参加了“五四运
动”，慷慨激昂地号召民众放
脚、剪辫子等，还参加了“拥护
共和、反对帝制”的反袁护国
军。

为了摆脱中国“东亚病夫”
的耻辱，他崇尚强身健体，于
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暑期体育

训练班学习。回到山东后，任淄
川民众教育馆体育部主任、淄
川体育场场长、淄川戒烟所所
长、淄川剪发放足委员会常务
委员等。但长年的军阀混战、官
场的黑暗让他慢慢厌倦了这个
是非地，他开始专注于蒲松龄
的研究，利用下乡的机会收集
了很多蒲松龄的手稿、抄写本
等。在渐渐痴迷于蒲学研究中，
爷爷成为20世纪中“蒲松龄手
稿占有最多者”。

爷爷对蒲学研究可以说有
些“偏执”，为了这项研究甚至
倾家荡产。买手稿时自己的钱
不够，节衣缩食，在所不惜。上
世纪50年代初恢复建设蒲松
龄故居时，那时的故居已被
日本侵略者烧得片瓦不留。
我爷爷考证了房址尺寸，重
新恢复了故居三间北屋、大
门等建筑。包括蒲松龄的墓
碑 甚 至 蒲 松 龄 生 前 用 过 的
床、砚台，都是爷爷一手考证
的。一进堂屋门看到的“聊斋”
二字也是他写的，他还把自己
收藏的各种版本的蒲松龄著作
都放在了故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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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是爷爷一以贯之的信
念，他认为救国应该靠法制、讲
秩序，青年时就考取政法学校，
还干过警署。爷爷没有参加过
任何党派，却有着强烈的爱国
之情，当时在淄川，有个叫平井
雅尾的日本牙医喜好中国文
化，收集了不少蒲松龄手稿。爷
爷为了不让手稿落入日本人手
中，甚至求着已经跟日本人谈
好价钱的卖主再宽限两天。

由于我爷爷抗战前就在日
本发表过蒲松龄研究的文章，
对他的收藏日本侵略者早有耳
闻。日寇占领淄川后，就直奔我
们家找东西，尤其是蒲松龄手
稿。在此之前爷爷已觉得势头
不好，把各种文物手稿都做了
妥善的安排。先是把蒲松龄手
稿及一些非常贵重的古籍转移
到博山的一个表弟家，另一部
分藏到一个姓田的学生家。日
本人来家里没找到重要的东
西，就把房子烧了，后来那里一
直没再住人。

但后来，日本人还是打听
到了田家藏书的消息，田家老
人坚决不告知手稿下落，被日
本人杀害。因为不愿当汉奸与
日本人合作，爷爷也逃到了济
南，改名路爱范，就住在大明湖
畔的秋柳园，一直住到1950年。
我爸爸就在那里长大，对那里

感情很深，大明湖扩建拆迁时
还去跟老房子合过影。

爷爷虽生活窘迫，但好
在秋柳园环境清静，他在那
里结识了许多文人墨客。那
座二层小楼在湖东，朝西开
着窗，能一览大明湖全景，大
家在那里一起品茗谈艺，乐此
不疲。后来爷爷在济南安顿了
下来，手稿也被表弟完好无损
地送了回来。他隐名埋姓，以教
书为生，有时还给人写字、刻
章、鉴定古董等，用所有文人
能做的事来养家糊口。

妥善藏好手稿不留给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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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精读 路大荒(1895-1972)，杰出的聊斋学研究先驱，在众多学术领域具有很高的造诣。济南曲水亭街8号，是路大荒故居，他曾在这里
研究整理出版了100多万字的《蒲松龄集》。1938年，誓不与日本人同流合污的他，从故乡淄川县背井离乡来到济南，尽己所能继续收
集蒲松龄手稿、整理出版《蒲松龄文集》……为聊斋学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孙女路方红为我们讲述了她记忆中的路路大荒先生。

我爷爷是1972年去
世的，那时我有十八九
岁，这之前的大部分时间
我都是在曲水亭街10号

（现在的曲水亭街8号）的
院子里生活的，现在的曲
水亭故居只有三间北屋
了，原来比现在大多了，
是一个小四合院。三间北
屋由我爷爷奶奶住，还有
两间东屋，我爸妈周末回
来住，两间南屋是我大姑
住，还有一间西屋，用作
厨房及杂物间。其实房屋
产权是我大姑的，现在属
于我表姐。我和我哥哥从
小就跟表姐一块儿在那
个院子长大。

我是1953年冬季出
生的，到了上世纪60年代

初就很记事了。当时的家
里每天都是人来人往，高
朋满座。那时的人很尊重
文化，曲水亭街上的人也都
很尊敬爷爷，每年大年初一
街坊们都来拜年。小时候
的我在这个环境里长大，
觉得很温馨、很幸福。

我是爷爷最小的孙
女，爷爷也最疼爱我。我
平时老是在爷爷的书桌
前玩，看着《聊斋志异》彩
画本等，想象着书上的故
事。上小学时，我还常常
把写得好的作文给爷爷
看，每当爷爷表扬我几
句，就非常开心。爷爷非
常重视孩子们读书，也很
讲究男女平等。上世纪50
年代中国农村还比较穷，

女孩子读书的很少。但我
在农村的每一个堂姐都
是靠他资助上学的。给老
家捎钱时还要附带一封
信，信中让抽出具体数额
的钱来给堂姐念书用，不
得挪用。

“文革”开始后，家中
被抄，爷爷被打成了反动
学术权威。记得有一次爷
爷躺在床上，让我把书架
上的《蒲松龄文集》拿下
来，翻到几页几行的某个
字后面再加一句话，并说，
将来有机会再版时，要加
上这句话。这也证明，当时
快半身不遂的他，记忆力
仍非常好，他身在逆境时，
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蒲松
龄研究。

曲水书巢每日高朋满座

直到1972年爷爷去
世时，他最挂念的还是
他的蒲学研究。在立遗
嘱时他没说钱、房子的
安排，谈的是“我经二代
兴亡事，认识到世乱知
忠贞，疾风知劲草”；只
说希望：“对我的片纸只
字都要好好保存，尤其
是年谱（指蒲松龄年谱）
是我心血凝成的，你们
更不能丢，日后随着时
间的推移，遇有时机争
取出版，还有重订的必
要。”

父亲一直牢记着爷爷
的遗言，他留下来的文字
都被保存了起来，多次搬
家都没有扔掉。我也曾打

开翻看，有他抗战时期的
日记，和写过的各种文章
的底稿以及一些书信往
来，甚至包括当年当政协
委员时的提案和花名册
等。有时我也在网上搜集
资料，但很多与他相关的
人还是湮没在历史的洪流
中。例如有个山东省博物
馆的研究员叫郑作祯，是
我爷爷的好朋友，作为著
名的篆刻家，他为毛主席、
朱总司令、蒋介石均刻过
章，我爷爷留下来的很多
图章都是他篆刻的，但现
在的人已经很少知道他
了。

今年是爷爷120周年
的诞辰，近两年我打算出

版一本对爷爷的回忆录，
现在已经完成大半了。我
会尽力将真实的爷爷写出
来，并把所有我写东西的
出处列举出来，希望能像
做学术论文一样严谨。这
些出处有我亲身经历的，
有父母亲友反复跟我讲过
的，还有改革开放后爷爷
好友们对爷爷的回忆文
章。但遗憾的是，现在跟爷
爷相识的人多数都已去
世。去年，为了写这本书，
我和哥哥去安徽合肥拜访
了爷爷的忘年好友、安徽
省博物馆前馆长、百岁老
人石谷风先生，这次拜访
的经历也让我加快了写作
的步伐，时不可待啊。

遗愿：未来能再版书稿

路大荒的工作旧照。 本报记者 于悦 翻拍

位于曲水亭街的路大荒故
居。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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